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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实现人的解放是马克思机器观的根本旨归。从机器的内涵来看，机器具有社会历史性，是单纯的“物性”

工具形式和维系资本统治特殊“武器”，但它始终离不开人这一主体存在。而机器在实际生产中异化为

人的对立面、反劳动技能的“铁人”，其原因不在于机器本身而在于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只有剥离资

本对机器的控制，让机器发挥生产力的作用奠定物质基础，实现人主体地位的复归，被联合起来的无产

阶级共同支配，才能避免机器对人类主体的权力统治，使其真正成为生产进步、人类解放的现实力量。

科学理解马克思机器观蕴含的人的解放的深刻内涵对真正建构自由王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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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alization of human liberation is the fundamental purpose of Marx’s machine view.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onnotation of the machine, the machine has a social history, which is a simple 
“physical” tool form and a special “weapon” to maintain the capital rule, but it is always insepara-
ble from the existence of human beings. In the actual production, the reason why the machine is the 
opposite of man and the “iron man” of anti-labor skills lies not in the machine itself but in the capi-
talist application of the machine. Only by stripping away the control of capital over the machine, let-
ting the machine play the role of productive forces to lay the material foundation, realizing the 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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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rn of human subject position, and being dominated by the united proletariat, can avoid the power 
rule of the machine over the human subject and make it truly become the realistic force of produc-
tion progress and human liberation. Scientific understanding of the profound connotation of human 
liberation contained in Marx’s machine view has importan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value for the 
real construction of the free kingd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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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何为机器？从产生机理来讲，机器是人基于科学认识建构的复杂体系，由社会实践所激发的物性力

量、打造的“物体系”。从产生时间来说，马克思指出：“真正的机器只是在 18 世纪末才出现。”[1] 18
世纪 60 年代出现的新型蒸汽机引发了工厂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的转变，作为新生产力的机器以高效的劳

动效率快速席卷了整个社会生产部门，进而改变了社会的生产关系，开创了资本主义社会“新的历史”

——从封建王朝向近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转变，机器不单纯作为一种生产工具而是成为推动社会前进的历

史车轮。在机器生产中，工场手工业原先的主观分工原则消失了，生产过程开始变成“客观地按本身的

性质分解为各个组成阶段”[2]，各个不相同而又互为补充的局部过程联结成为真正的机器体系。机器作

为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和历史阶段的产物完全展现为人的生存境遇，尽管人是机器体系的推动者，“但人

自身已完全卷入机器体系的‘座架’之中”[3]。 

2. 机器的内涵 

在政治经济学中，我们不难发现机器的产生是一个社会历史性事件，只有在对机器本质的追问中反

思其与社会发展的互构才能真正领会其对于人的解放的深刻意义，才能在机器的实际应用中推进人类社

会的发展与繁荣。因此本文认为对机器内涵的理解和思考应该包含以下三个方面。 
(一) 单纯的“物性”工具形式 
从“机器物性”来看，机器是人类劳动能力的延伸，是“物和物的综合体”，承担着提升体能和增

强动能的角色，使人类能够更快、更好地将“自在之物”转化为“为我之物”，在实践进程中确证自身

的现实性和价值感。从生产实践来看，“现实的人”通过基本物质生产活动维系自身的生产和再生产，

必然离不开特殊劳动技能和劳动工具的辅助，所以机器“被劳动的火焰笼罩着，被劳动当做自己的躯体

加以同化”[4]执行与它们工具性质相适应的功能，而无机自然界也随着人类实践的深化不断地向人敞开。

所以机器本质上是通过人的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积累起来的，以“物体系”的方式固定下来，确立了在

现代社会生产与发展的基础性地位。然而单一有限的生产能力和技术水平决定了人类生存只能处在“低

级模式”，在资本“增殖欲”驱动下，“发达的机器”提供了扩大生产和满足新需要的手段，并生产出

其所需要的生产关系。这一方面影响人类社会整体生产力的提升，另一方面影响了人类认识世界的观念

与方式、改造世界的实践与手段，从而影响个体自由全面的发展和自身的解放。 
(二) 具有社会历史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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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历史性的人性的生成与发展中，机器是人以其好奇心认知物、运用物和激活物的产物，从狭

义工具概念到资本的机器深刻影响人类在历史中的存在形式，因此具有一定的社会历史性。在社会历史

的整体逻辑中，作为生产力的核心要素的机器技术是推动人实现解放的社会历史性力量，应该让机器技

术作为人以其社会历史的方式释放与激活的物性力量，一方面通过创造出丰裕的物质财富，使人从物质

生产的繁重与操劳中解放出来，获得更多的自由时间，为人的解放提供必要的物质保障和社会条件；另

一方面则是以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方式充分确证其认识与改造世界的主体能力。随着人类认识世界的

能力不断提升，其改造世界的活动不断丰富，劳动工具的中介系统也不断完善。资本主义社会“工具机”

——机器的出现与发展，不仅体现了社会发展的共性趋势，而且体现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个性特征，

体现了在资本主义社会历史条件下，人为了满足自身生存的阶段性创新。所以机器的产生并不是偶然、

随意的，而是以社会实践为前提，人类社会积累的对象化生产力和对象化劳动的客观化、逻辑化、程序

化和科学化，是人类社会历史的总体性成果。 
(三) 资本统治的特殊“武器” 
在对古典经济学的批判和超越中，马克思指出资本在本质上不是物，而是一种以物为核心的占有和

支配关系，资本的自我增殖所获得的不仅是物的要素，更是社会关系的要素。物质生产过程的独特现象

是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确立为前提，表现形式为劳动、资本、土地三者相分离，一方面将社会的生产、

生活资料转化为资本主义物质生产意义下的资本；另一方面促使直接生产者向资本“增殖动力”——雇

佣工人的转变，此阶段就是资本的原始积累阶段。在这个逻辑历史生成的物质过程中，资本逐渐发展成

为一种支配和控制他人的社会权力渗入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开始成为整个社会的“普照之光”。在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刚建立时，资本对劳动的支配还只是形式上的，生产方式本身并未发生变化，此时资

本家只能通过延长工人劳动时间增加剩余价值，为了保证生产的稳定性要更多依靠工人技能和身体来维

系整个工厂的运转。但是工人“狭隘的技术基础”根本无法满足不断扩大的市场需要和资本增殖的需要，

于是必然催生新的技术变革。此时“自然力和科学，直接表现为一种武器”[5]，资本家通过这个武器把

工人抛向街头，将劳动过程的主导权转移到机器这一客观物质力量上，实现了对劳动的完全支配和真正

适合资本统治的再生产。 

3. 机器对人的解放的双重效应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科学技术带来的积极效应和消极效应是同时并存的。面对当时作为先进生产力

的代表——机器，马克思不仅从资本逻辑批判的理论高度剖析了资本逻辑与机器体系的内在联系，而且

还从人的解放的高度洞见了机器对于人的解放的双重效应：机器一方面蕴含着与工人的活劳动相对抗的

异己性关系；另一方面也蕴含着人解放的可能性。 
(一) 机器对人的解放的异己性关系 
马克思分析了机器给人的解放带来的负面效应，指出在自动工厂中的由单一性功用变为各种社会结

合形式的“工业怪物”，是‘主人的机器’在生产过程中执行主人的职能，并通过工业在实践上日益进

入并改造人们的日常生活，“为人的解放做准备，尽管它不得不直接地使非人化充分发展”[4]。具体而

言，机器对人的解放的异己性关系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机器颠倒了人机关系。自然界不可能凭空造出任何机器，机器作为“人的手创造出来的人脑

的器官；是对象化的知识力量”[6]，是人劳动的产物。作为劳动主体的人理应是使用机器工具的主人，

但是在现实生产过程中，资本使机器成为“自为的存在”，工人却沦为了机器的“奴隶”和补充。“工

人不再是生产过程的主要作用者，而是站在生产过程的旁边”[7]。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颠倒，则是由于

在生产流程中，工人被分布于庞大机器系统的许多点上，畸形化为有意识的附件机器。机器相对于无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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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重的单调操作中的人显示出“碾压”般地绝对优势。这就是说，“发达的机器”造成了人在生产过程

中的“退化”。 
第二，机器的专业化发展与工人劳动的单调性发展呈现出反向关系，使得劳动者的独立性日益消失

在机器体系中。在工场手工业中，工人以分工为基础的进行简单协作，“待完成的特殊作业只能由特殊

专业化的劳动力来完成”[7]，也就是说工人的活劳动之间呈现出专业化的分工体系，通过集中利用个人

身体上和智力上的某种特点，联合组建成手工工场中由人本身互相补充、互相组成的“总机体”，其形

态是一个以人为器官的生产机构。然而，在机器化大工业生产中，制品主要由各个独立的局部产品纯粹

机械地组合而成。由此可见，高度专业化分工的机器体系使工人的劳动日渐空洞化、简单化，势必导致

工人主体性与独立性的彻底丧失。 
第三，机器消解了劳动的特殊技能导致劳动过剩。之所以会出现的这样情况，根源就在于机器对实

现了对劳动的替代，造成人类的“贬值”。马克思认为大工业越发展，机器专业化自动化程度越高，就

越能代替一般劳动，也正是“资本同雇佣劳动之间的对立在这里发展到势不两立的程度”。因为，资本

社会化大生产不再需要具备特殊技能和体力优势的劳动者，“活的劳动”变为过剩的劳动。在机器的作

用下，人的主体性发展和个性发展日趋衰落，乃至人的生存权受到极大的挑战，马克思对此形象地说，

“铁人起来反对有血有肉的人”[1]。 
(二) 机器蕴含人解放的现实可能性 
马克思充分解释了机器对人发展的负面效应但是也向人们展现了机器体系所蕴含的人的解放的现实

可能性。 
首先，机器的充分发展为劳动形态的转变提供了现实可能性。在马克思看来，机器的出现将简单的

直接劳动在生产和分工中承担的职能都转移到自己身上，不断挤压具体的劳动空间，对劳动力造成了巨

大的威胁。但是机器不具有人的理性和自我意识，只是世界人化的产物，所以对劳动的取代主要还是体

现在以体力为主的直接劳动的层面上，不管人们如何赞扬机器巨大的生产力，都无法否认机器从属于人

的这一事实。在直接劳动之外的其他劳动形态中，尤其是在创造性劳动上如人的脑力劳动，劳动者仍然

处于机器所无法排斥、无法撼动的主体地位。而劳动者对机器的恐惧究其原因是因为生产中原有知识、

经验、技能的积累都被资本吸收进去与人相对立，而人也不得不“被迫”进化。就客观而言机器促进了

简单的直接劳动形态向富有创造性的更高级劳动形态的转变，同时也使人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其次，劳动形态的改变促使人们的财富观念也发生了改变。以往的财富积累是建立在直接劳动的基

础之上，通过生产过程中耗费的劳动时间衡量商品的价值，直接劳动的时间即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就成为

了估算商品价值的尺度。而工人的直接劳动是在资本逻辑支配下的劳动形态，所以劳动时间的目的就是

为资本家加速实现价值增殖。随着机器技术的不断升级和改造，缩短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获得了大量的

剩余劳动时间，此时“人本身完成的直接劳动”不再是财富的源泉，而“真正的财富就是所有个人的发

达的生产力”[8]，即雇佣劳动的剩余劳动。在机器的助力下，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更多依靠固定资本（机

器），而非直接劳动，所以财富观念就从客体形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转向主体形态的雇佣劳动的剩余

劳动，预示了人的解放的现实可能性。 
最后，在转变财富观念的基础上，进一步转变了人解放的时间结构。在资本逻辑支配下的机器体系

中，马克思一方面指出“通过这个过程，生产某种物品的必要劳动量会缩减到最低限度”[8]。这一状况

是为了在最大限度内为剩余价值提供生产空间，把必要劳动时间减少或压缩到最低限度；但在另一方面，

科学技术的机器通过完成与直接劳动相同的琐碎工作使人的劳动能力支出缩减到最低限度，“这是使劳

动获得解放的条件。”[8]资本家一方面为了扩大资本规模，获得更多的无偿劳动，强烈要求节约时间，

但是另一方面又通过机器的应用不断排斥直接劳动时间，“无意”给所有的人腾出了空暇时间，这就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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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资本主义的时间悖论，体现了鲜明的人的解放向度。 
综上所述，马克思通过劳动形态的转变，财富观念的转变，以及时间结构的转变三个紧密相联的环

节，深刻地揭示了机器对于人的解放的积极效应，而要将这种可能性转变为现实性，则需要进一步探讨。 

4. 人的解放的“牢笼”：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 

机器的资本主义运用根源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是资本的逻辑导致的，阻碍了人获得自身解放的

客观条件、主观条件、现实条件，资本主义的物质财富生产与人的解放完全对立，成为人实现解放的“牢

笼”。 
(一) 人解放的客观条件：机器的使用对劳动的排斥造成时间浪费 
人们只有在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里才能从事实现人的解放的实践活动，处于资本的奴役之下的“自

由时间”，只是“作为单纯的劳动人的抽象存在”。首先，机器作为“工业上的永动机”摆脱了劳动力

的客观限制，更能让资本家获得持续增殖和超额剩余价值的可能。机器是资本的意志体现，在生产的过

程中生产速度快而损耗小，举一个例子来说，20 个工人的工资为 2000，每天生产的产品为 200，而购买

机器的价值为 1500，每天生产的产品为 200，在同等收益的情况下，资本家肯定会选择成本花费较少的

机器，而机器的普遍应用促进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造成对劳动的排斥，工人让位于机器本身，劳动者逐

渐成为被废弃的生命的结局。其次，机器的普遍应用提高了劳动强度。在工场手工业时期，资本依赖对

劳动时间的“偷窃”，通过延长工作日来保证更多剩余价值。但是，工作日延长到最大极限必然造成工

人的反抗，危害到国家的统治和社会的稳定。所以资本主义国家以立法的形式，限制资本家无限延长工

作日的做法。但是在限制工作日时间的条件下，如何满足资本增殖欲望呢？资本家想到一个“绝妙的办

法”——提高劳动强度。资本家便通过“自动的机器体系”强化劳动内容提高劳动者的紧张程度，填满

劳动时间的空隙，使劳动者在更短的时间内创造相同甚至多的价值，从而提升劳动效率实现价值增殖。

所以本身为了“减轻劳动”，使人拥有更多闲暇时间而产生机器却加剧了过度劳动，造成时间的浪费。 
(二) 人解放的主观条件：机器的应用实现对人的精神宰治 
恩格斯把人的解放具体展开为“三个解放”：自然界、社会和人自身的解放，其中人自身的解放是

指人除了受到自然和社会的压迫之外还会受到他自身的束缚，因此必须正确认识人自身，即认识人的本

质、精神、和作用，才能使人“成为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实现解放。但是在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

中，机器成为生产过程的主体，而劳动者作为机器的补充存在，其自我意识逐渐被消解，被迫服从机器

的统治并接受各种形式的规训。各种专业化、精细化的劳动在机器的规制下呈现出同质化的趋势，工人

之间被通约为在机器流水线上的简单操作，拥有特殊劳动技能的工人成为分工笼罩下的“局部工人”，

生产才能和技艺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工具组装以及机械装置的出现。工人的运动必须顺应机器运动的逻

辑，工人的生产必须符合技术标准，机器成了人的“大脑”控制着人的行为方式。这一方面使生产得到

自动化机器体系的统一管理和支配，劳动效率得到极大提高，但是也使人的智力、能力和知识只能在某

一方面发展，不仅身体上的自由活动荡然无存，而且精神上的自由活动也受到严重摧残，“人由此降落

到被组织的千篇一律状态的层面上”[8]从而真正变成“单向度的人”。 
所以在机器与资本逻辑“共谋”的情况下，人的思想被固化为掩饰社会现实的非正义性意识形态，

“他们由于教育、传统、习惯而承认这种生产方式的要求是理所应当的自然规律”[9]，个体生命意义逐

渐被资本榨干、掏空，成为所赋形的空洞形式。 
(三) 人解放的现实条件：社会权利的机器导致劳动与资本的对立 
马克思在“机器片段论”中指出作为固定资本的机器技术推动“资本在更高程度上使自己成为目的

本身并作为资本发挥作用”[6]，发达的机器以固定资本的形式出现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过程中，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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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生产力发展的表象肯定了资本权力的正当性，又以社会财富的代表淡化了资本权力的强制性和剥削性。

于是表达物性逻辑和“一般智力”科学性与合理性的机器就成为资本的“代言人”，不仅在生产中和资

本一样有着同质化的社会权利，在政治中也有着权力的强制性。作为固定资本的机器以技术的客观性与

中立性遮蔽了其对社会一般生产力的占有和支配的事实，而且以“能力全面化”实现了对人、对“人的

自然”、对人的关系的全面统治，并且机器“能力”越全面，劳动的客观条件对活劳动具有的独立性就

会越来越大，因此就会要求用“自然科学”代替“经验成规”，这意味着机器在资本的裹挟下成为一种

“不道德的”社会权利，合理正当地实现对劳动者的挤压和支配，进一步加剧了劳动的抽象化与异化，

而作为异己的和统治的权力的社会财富同劳动相对立，也就是资本同劳动相对立。在可以预见的未来，

机器极大推动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融合程度，同时也必然体现出对“资本的一般”否定，“实际上它

们是炸毁这个基础的物质条件”[2]。诚如马克思所言：“一种历史生产形式的矛盾的发展，是这种形式

瓦解和新形式形成的唯一的历史道路。”[4]这恰好证实了由资本逻辑推动的社会权利的机器将随着资本

内在矛盾的充分发展最终突破资本的束缚，成为可以推动人的解放、瓦解资本的历史性力量。 

5. 人的解放的制度创制：“自由人的联合体” 

要使机器成为实现人的解放的必备条件，而不是主导、控制劳动者的专制手段，必须建立新的生产

关系破除“机器神性”。马克思预见性地指出“在共产主义社会，机器的使用范围将和资产阶级社会完

全不同”[2]。但是要实现机器的共产主义使用必须变革资本生产逻辑和私有制，实现一种新的“联合”

的制度创制，通过联合起来的个人对社会生产实行民主管理和计划调节，让机器恢复工具原本的使用价

值。当社会财富创造完全依靠机器的发展，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便不复存在，劳动者和资本家的对

立将消失，这时整个社会生产资料和社会财富将不是为少数人占有，而是由联合起来的个人所共同占有。 
(一) 高度发达的生产力是实现人的解放的物质基础 
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没有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物质生活资料的极大丰富，一切陈腐的、

污浊的东西就可能死而复生，成为历史中的“永恒存在”的“自然规律”。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后，必

然承接资本主义快速发展的生产力和物质生活资料的积淀，不再为资本所控制的机器将会发挥出巨大的

生产力和创造力，满足整个社会和人发展的生物需要和新能力、新知识的创造需要。解放人的身体劳动，

使人不再遭受沉重的劳动负担，为整个社会和社会成员创造大量可支配的自由时间，人们不仅可以拥有

丰裕的时间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如“上午打猎，下午捕鱼，晚饭后从事批判”，而且还可以在自我创

造中获得解放的条件。没有强大的生产力就无法创造出实现人的解放的物质基础，人民也就无法在社会

分配中获得更多的社会财富，塑造自己个性和生命的再生产。所以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是人类摆脱物化逻

辑，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身的必要物质条件，是人类最终走向自由王国的物质基石。 
(二) 人主体地位的复归是实现人的解放的首要前提 
主体性是主体的灵魂，也是主体最重要的本质特征，表现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关系中自

我意识的逐渐觉醒的过程，即从关注外界到更加注重自身独特性、更加关注自我价值的实现的过程。人

同自然界不是直接相适应的，而是通过实践创造和改造对象世界，以此来证明自己是区别于动物的、有

意识的“类存在物”，这一实践活动首先表现为劳动。劳动者应该自由自觉地从事劳动，通过自身辛勤

劳动使劳动成为社会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蓬勃发展的力量源泉。然而，在私有制资本主义社会中却恰恰

相反，工人为了维持生存要机械地进行不自主的劳动，这个过程不是人类本初意义上的生产活动，而是

丧失自我主体性的过程。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工人的劳动是借以特定的社会生产关系而存在，

此时的劳动显然不是出于自身主观意愿，而是迫于生存压力进行的活动，“劳动活动自身就被转化为物

性的‘对象’形态”[10]。而这一过程产生的后果就是主体理性的丧失，主体地位的消解。马克思对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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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批判体现出对主体存在的肯定和主体地位的尊重，反对一切将对象化的劳动主体化，将人物化、工

具化的现象。只有主体地位得到尊重，主体的主体性才会在“自由”的条件下充分发挥，人才能够获得

最终的解放。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作为固定资本的机器一定会体现出对资本逻辑的批判，并使其生产过

程的条件和对象化本身成为社会生产的要素，进而回归到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本真状态。那时，机器

回归到对象化的人的本质力量，人回归到主体自身，这才是人性的真正觉醒的时刻。 
(三) 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是实现人的解放的制度基础 
人类社会形态的每次更替，历史长河进程中的每次进步，都是人争取到了一定程度的自由和解放。

但在以往的阶级社会中，这只是剥削和压迫形式的变换，具有极大局限性。《共产党宣言》中指出，无

产阶级联合起来进行革命是实现美好生活的制度基础，因为首先无产阶级解放与人的解放具有内在一致

性。作为人类历史上最后一个被剥削阶级，无产阶级是所有苦难和压迫的代表，只有使整个社会一劳永

逸地摆脱一切剥削、压迫，他才能从资产阶级的奴役中解放出来。必须通过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由“自在”

转向“自为”，取得普遍的统治之后再推进人的解放。其次，无产阶级有其特殊的历史使命，消灭一切

阶级，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通过埋葬资本主义制度，让每个人不受制于增殖和进步的强制框架内，

拥有自主支配物质生产与生活资料的权力，成为自己的“主人”。再次，无产阶级是代表人类社会发展

方向的历史主体。无产阶级解放的“一般目的”是建立“自由人的联合体”。在这样的联合体中，以共

同体的治理逻辑代替了阶级统治的逻辑，在经济方面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去剥夺者，对生产资料私有制

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实行生产资料归全社会成员共同占有。只有生产力的迅猛发展和生产力总量不断增

加，阶级和阶级差别才会逐渐消亡，各种旧的社会关系才会随之消失，才会使人们的社会生活充满幸福

和自由，实现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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